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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泰雅族語的發展現況

Heitaay-Payaan (曾作振)
作者的話

筆者本身並沒有受過高等教育，我僅受過小學畢業的國民教育，但是對自己的文化的研究前前後後也有三十幾年的時間，當時我還是個十八歲的小男孩，由於民國五十一年家父先遷徙到高雄居住，次年新竹地區慘遭可樂禮颱風的肆虐，我到五十三年才隨家父搬到高雄縣三民鄉布農族的地方去，當我們到一個不同族群之地時，必須學會入鄉隨俗的道理，因此我們常與布農族的人一同生活、一同工作與一同狩獵，正因如此，才有機會認識到布農族的文化，記得當時的布農族的生活非常落後，甚至吃飯也都不會用碗筷，他們當時的生活水準可以說比北部地區的原住民生活還要落後約有三十年左右，當然我們的生活當然也得回到三十多年前，當時從三民鄉到唯一跟外面交流的鬧區「甲仙」需要步行八個小時，在蛇麼都缺乏的情形下，一切都要回復原始的生活，開墾完全用雙手，蓋房屋也得自己蓋傳統的房屋，所有的農耕也都回到以前的某生方式。有一天家父為了想要有自己的土地，於是釀了一罈糯米酒，想要向當地的布農族買地，對方約了一個時間較我們過去，家父和我還有二哥一起前往那個人的家，沒想到一進們卻看見整個屋子滿滿的老年人，原來是他們部落所有的老人都集中在一起，等我們做了下來之後，接著是他們的老人家一個一個輪流的發言，當時我並不懂他們在講些什麼話，不過我似乎可以感覺到，他們好像是在談論是否同意我們加入他們，成為布農族的一族吧！總之，他們都說完之後，當事人才告訴我們說：你們可以買我的地了。也因為當時的情景，我才受到他們文化的刺激，於是暗自下定決心對自己許下承諾，要對泰雅族的文化作深入的探討。當然，起初的動機語目的還是很單純地，只是為了要讓自己的子孫能了解自己祖先所歷經的文化遺產，並沒有想到會演變至今的局面。

我著手進行收集與探討的時候，我的祖父祖母都還在，他們都是民前二十七年生，當時也已經是八十三歲的高齡，不過身體卻都很健朗，以及我舅公也都還健在，我舅公是民前九年生，當時也已是七十五歲的人，此外還有其他與他們年紀相當的長輩們，我對本族古老生活文化知識的資訊，也都全拜他們所賜。也正因為有到三民鄉去經歷這樣的機緣，才有機會親自經歷真正過去泰雅人原始的生活。

我到了二十七歲才結婚，第二年便產下我的大兒子，當時家裡實在很貧窮，造成內人對未來生活的恐慌，也是因為生活上的需要，內人一直希望我到外面找工作，最後才出來當卡車的助手，也就是人稱的捆工，因為司機和捆工的待遇相差很大，我才努力去學開車，因此也開出了我的駕駛生涯。雖然在外面開車，我仍然不會放棄任何回鄉時的機會，繼續做我的田野調查的興趣。一直到民國七十八年在台北開公車時，生活的步調才算有了規律，也因此才有時間去買書學習如何寫作文，就在那時候才看見一本有關泰雅文化的書，那就是林川夫審訂的「探詢原住民的歷史—台灣蕃人風俗誌」一書，從此我才知道所謂文獻的東西。

過去泰雅族的族群系統，都是由中央學者自己主動作分類紀錄，而且許多分類名稱也為經過族人的認定，本人認為這種作法，基本上並未尊重當地族群的自我意識，卻一味的以自己的主觀意識，給泰雅族群命定一個不屬於他們自己的族群名稱，而且在語言系統的整理上也不盡完整，有許多語言是擁有獨立風格的語言，都被併入歸納於其他語言系統之中，這樣的過錯假如純粹是因不夠了解所犯的疏失行為，倒是可以諒解。如果是因為認為因使用該語言的人數過少，或者是認為其分部的區域不足以代表一種語言系統的標準，而將他隨意併入其他之語言系統，那麼本人認為這是缺乏道德的作法。一個語言系統的存在價值，不能因為族群文化的強勢，就把弱勢的語言恣意的併入其他語言系統之中，這樣就等於使那些弱勢族群的語言文化先從文獻中消失，然後讓他再自然統化中更加快速的流失，甚至滅亡。本人認為強勢族群的語言歷史，縱使已經走過數千年至今，可是這些人口少數的弱勢族群之語言，畢竟同樣也被傳成了數千年的歷史到如今。我們都知道強勢族群的語言，在環境給予他們主流的優勢，而這些弱勢族群的語言卻依然還能夠茍延殘喘的存留下來，一樣都是歷經無數個時間的考驗，就以傳承的態勢來說，我們不是更應該為他們執著守護自己的語言文化而對他們表示更加的尊敬嗎？為何還要以合併族群的方式來壓迫他們的努力？從文獻中將他抹滅，所以本人認為應該要回復這些弱勢語言本當應該有的系統地位與尊嚴。

本篇文章是對泰雅族系列方言的研究，主要是因近年來政府推動母語認證的制度，已經有兩三次的母語認證的經驗，而這三次的經驗中卻常有人看不出問題所問的詞彙，並不是考生不懂得羅馬拼音，而是有些詞彙不是他們所熟係的語言，基於如此的狀況，才引發本人對所有屬於泰雅族系列的語言產生極大的興趣。

本人對泰雅族語言的認識，是從民國六十一年中開始，從認識到深入的了解也花了很多年的時間，如今因母語認證的激發，也為了確實呈現出泰雅族系列語言目前發展的現況作更詳細的報告，本人於日前騎著125CC的摩托車，由新竹縣的竹東出發，經由尖石、玉峰、三光、巴陵，在通往宜蘭縣的棲蘭山，轉往梨山方向，經過四季、南山、環山到松茂，而後再由梨山往霧社萬大方向，途中經過翠巒、紅香、力行再到達霧社，當天直接到達萬大的親愛部落，然後又從親愛奔向仁愛鄉新生村的眉原部落。經過如此的行程安排之後，證實跟我過去幾年對泰雅族系列語言的研究沒有太大的落差，因此才以「現代泰雅族語言發展的現況」的主題提出報告，並且附上泰雅族的語言系統表作為補充說明。

現今泰雅族族語言發展的現況

過去學者對原住民族群的分類是學者以自己認為最恰當的分類系統做為基礎，至於泰雅族的族名在文獻上之所以會以「泰雅」之名而定，可以看出以前的人類學者最早接觸泰雅族之時，幾乎都是先跟大溪群的人接觸，後來再遇見sediq系列的truku’群之時，發現他們之間生活文化的情形相同，因此將塞德克群併入泰雅族之族群之下，這就是塞德克為何被記載於泰雅族之下的原因。然而，按照前述在諸學者的泰雅族群分類情形看來，他都明白’tayal和sediq之間的系統地位是同等的，可是在文獻上為何要被附屬在「泰雅族」之名下？筆者認為那是因為他們實在找不出當’tayal和sediq這兩個族群還是同一族群的時候，到底是以什麼族名相稱的關係，所以在難以認定他們之間早期所共有的族群名稱的情形下，只好以泰雅族的名稱定之。其實在更早的泰雅族群名稱也是我們日後所應該要繼續追求的課題。

我們都知道一個族群的發展，是從一個母族因遷徙而發展成多族，語言也是因遷徙的緣故而發展出新的語言，過去的語言變遷也因著遷徙時間的長短也影響到語言差異的多少，總之分離的時間越長，則語言變遷的差異度越大。然而，語言的變遷會因當時的環境時空，產生語言變遷快慢不同的現象，在沒有受到其他文化影響的時候，他們使用的語言還比較不容易產生變化，但若接觸到其他不同語言的族群之時，兩種語言就會因當時社會環境的強弱勢而變，當時環境的人口越多者會佔趨強勢，弱勢者將趨於被同化的趨勢，不過，雖然在大環境中有經常往來，但居住的部落有明顯的區隔時，人口少數的一方很容易會學到強勢族群的語言，正如新竹縣五峰鄉的北賽夏會說泰雅語，而泰雅族不會講賽夏語的情形一樣；而強勢族群的一方則反而不見得會被弱勢語言的影響，甚至也都不會講他們的語言，亦如南投縣仁愛鄉親愛村的松林部落（truku’）不會講親愛的萬大語言一樣。然而，像這樣語言統化的現象不是近代才發生，而是很早就已經有的情形現象。

早期的時空環境，因遷徙而產生的語變現象，會因為沒有跟其他不同語言的族群相處，所以可能發生語變的時間會比較長，不過到了日治時代以後，原住民語言除了受到日本教育的影響之外，加上經強制遷徙而造成不同語群相容合的情形，形成了語言互相影響的情形，加快了語言互相同化的現象，最明顯的情形是台灣光復以後的變化，正如台灣最後山的尖石鄉秀巒與田埔部落，他們在民國七十年以前，小孩子幾乎都還說出流利的泰雅語，但是自從八十年以後，家庭電器湧入深山各部落，家家都有了電視機，從此開始學講話的孩子一開口變都說起了國語，凡是跟著父母到都市生活的孩子，幾乎都不會講自己的母語，而跟著祖父母生活的孩童，則還能夠說一些簡單常用的母語，這就是最明顯的實例。

本人在本篇文章中所報告的主題，僅以泰雅語言以內為探討之範圍，故不多涉及至賽德克語言方面的情形。也就是針對泰雅語言從所謂的發源地分離以後，至今語言發展的情形以及至今泰雅語的狀態。

一、文獻對泰雅族族群的分類

我們都知道不論是哪一個國家，對於他所屬的各族百姓，都會去深入了解，並且進行歸納與分類的動作，因此，台灣也從西荷時期、明朝、清朝、一直到日治時代也都被這些統治者所歸納與分類，當然在每個統治者的紀錄方式也各所不同，不論是西何時代、明朝、清朝時代，早期他們對於原住民的族群分類，最早都是以地方名稱或部落名稱作為原住民的群稱來記載，直到日至時代才有以文化特徵的差異作為歸納與分類的標準。也可說談灣原住民的族群分類是從日至時代才開始有更深入的報導。下來筆者藉文獻中對於泰雅族開始有分類的時候開始說起。
（一）、文獻中對泰雅族群的分類

正如前述所提，泰雅族的分類係自日至時代開始才有較深入的調查與報告，然而，各學者所分類之語言系統亦各有不同，卻也相補相濟。從一八九九年（明治三十二）伊能嘉矩、粟野傳之烝出版《台灣蕃人事情》一書，一直到一九一五年之前，可說尚未做出泰雅族群分類的情形。直至一九一五年（大正四年）於小島由道的《蕃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一卷（タイヤル族）》一書中，才開始有「從泰雅族中分出セ—ダッカ族（賽德克族）」的說法。雖然後來還有森丑之助出版的《台灣蕃族圖譜》和《台灣蕃族志》，以及後來一九三五（昭和十年）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馬淵東一三人合著的《台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等等的說法仍回復泰雅族為一族之說。唯移川氏在此方面則注重遷徙、分岐、混淆的過程，重構遷徙為中心的歷史，將泰雅族分為賓沙布甘（pinsabukan）、大霸尖山（papak-waga）、白石山（bunohon）三系統，既分為賽考列克（sekolek）、賽德克（setek）、澤敖利（tseole）三亞族群。後又於次年一九三六年（昭和十一年）以語言為標準的淺井惠倫教授推出Northern Group（北部族群）之下有original Ataiyai （原泰雅族系）和Saisyat（賽西亞特族），而原泰雅族之下有Ataiyal proper（純泰雅族）和Sedeq（賽德克族）兩族，然後Ataiyal proper（純泰雅族）之下有Taikei-Dialect（大溪方言）、Taiko-Dialect（大湖方言）、Bunsui-Dialect（汶水方言）、Hakku-Dialect（白狗方言）、Bandai-Dialect（萬大方言），Sedeq（賽德克族）之下有Taroko-Dialect（太魯閣方言）、Musha-Dialect（霧社方言）。到了一九三九年（昭和十四年）鹿野忠雄提出類似淺井氏的複級分類。他認為族群分類必須根據一定基準的層序，與生物的分類學一樣，他要採用亞族、群等新名稱，他相信他這一新分類，已經達到可滿足的結果。他的分類如下：

1.Sakabu薩卡武群：此群系有溪頭番、南澳番。

2.大嵙崁群：此群系有屈尺番、大嵙崁前山番、馬利考溫番、奇那濟番、前山馬利考溫番、馬武都番、梅卡朗番、上坪前山後山番。

    泰雅亞族

3.大湖番：此群系有鹿場番、汶水番、大湖番、北勢番。

4.賽考列克群：此群系有白狗番、拜巴拉番、馬來巴番、薩拉冒番、西卡瑤番、南勢番、萬大番。

Atayal(泰雅族)

1.西賽德克群：此群系有霧社番、道澤番、多羅閣番。

賽德克亞族

2.東賽德克群：此群系有太魯閣番、東勢番、木瓜番。
以上的分類算是頗有著重於地區的分類，如果是外人看起來相當具有說服的力量。可是到了戰後時期，台灣學者衛惠林於民國四十年代初推出有關台灣高山族族群新的分類，他以鹿野忠雄的分類為基礎，並加以修正。他是以文面、織貝、祖靈崇拜為共同文化特徵為基礎。他的分類如下：

泰雅族（Atayal）之下有：泰雅亞族（Ataiyal《proper》）和賽德克亞族（Sedeq）。而泰雅亞族（Ataiyal《proper》）之下有：⒜Sekoleq群、⒝Tseole群。賽德克亞族（Sedeq）之下有：⒞東賽德克群、⒟西賽德克群。

以上資料是摘自潘英著＜台灣文獻第四十六卷第四期＞之台灣原住民族的族群分類。

以上日本學者對於泰雅族群的名稱筆者僅以有關泰雅足以下隻分類報告為限，至於學者對於泰雅族群的名稱是如何記載，以下筆者簡單做個補充報告。

1、移川氏的分類：

移川氏認為以賓沙布甘（pinsabukan）為發源地之一群，稱「人」為賽考列克（sekolek）者之一群。以大霸尖山（papak-waga）為發源地之一群稱「人」為澤敖利（tseole）者之一群。以白石山（bunohon）發源地之一群，稱「人」為賽德克（setek）者之一群。因此移川氏係以傳說的發源地為分類之依據為主。

2、淺井惠倫教授的分類：

淺井惠倫教授針對他所謂認為的Ataiyai （原泰雅族系）之下有Ataiyal proper（純泰雅族）和Sedeq（賽德克族）兩族，然後Ataiyal proper（純泰雅族）之下有Taikei-Dialect（大溪方言）、Taiko-Dialect（大湖方言）、Bunsui-Dialect（汶水方言）、Hakku-Dialect（白狗方言）、Bandai-Dialect（萬大方言），Sedeq（賽德克族）之下有Taroko-Dialect（太魯閣方言）、Musha-Dialect（霧社方言）。

從他的分類中可以看出他是以整個區域的分布區來做分類，並沒有做實際語言的差異作為分類的依據。

3、鹿野忠雄的分類：

鹿野忠雄則認為族群分類必須根據一定基準的層序，與生物的分類學一樣，他要採用亞族、群等新名稱，不過他的分類似乎比較突顯他個人的主觀意識，他不僅打破了泰雅族人的發源地之說，也打破了溪流系統的邏輯觀，更不以泰雅族語言系統的邏輯來分類，他是以地域基準的層序，與生物的分類學來作為歸納的根據作分類。

4、台灣學者衛惠林的分類：

衛惠林雖然以鹿野忠雄的分類為基礎，並加以修正。他認為泰雅亞族（Ataiyal《proper》）之下有：⒜Sekoleq群、⒝Tseole群。

從以上四位日本學者的分類來看，站在泰雅人的立場來說，應該屬於淺井教授的分類比較有重視泰雅語言的分類，至於台灣學者衛惠林的觀念方面，原以為會打破前面三位日本學者的說法，卻又沒有脫離淺井教授的分類範圍，所以也不算有任何突破性的看法。

過去諸學者都以他們所專業的學術領域作出來的研究與探討，作出不同的分類。但是，不論他們做如何專業的分類，畢竟他們都是以漢人文明的邏輯為基礎，無奈原住民知道所謂的文獻記載的時候實在太晚，原住民同胞明白自己的文化顯示在文獻的時候，應該是在民國六十五年以後，那時候才有原住民學生普遍上了大學以後，才知道原住民文化在文獻裡面的內容，當然也在那時候才發覺到原住民的地位在中央政府裡面的地位有多卑微等等的訊息。
（二）、我對泰雅族群的認識

1、泰雅族的系列語言群

在那時之前，原住民對自己族人在文獻中是被如何的記載根本沒有一個人知曉。本人認為泰雅族的族群系統應該以語言為依據，泰雅族群的語言應該說從泰雅族的族群開始分別產生不同的語言之時，就分成ngasal系列語群、Sali’系列語群、muyaw系列語群以及morow系列語群等四大語言系統，所謂的ngasal系列語群就是文獻所謂的賽考列克語言，Sali’系列語群就是文獻所謂的澤敖列語言，至於muyaw系列語群在文獻裡面並沒有做詳細的說明，最後的morow系列語群就是文獻所說的萬大群。由於這四大系列語言之間的差別相當大，所以依語言差異的程度來看，他們之間分離的時間應該有相當的時間，才會發展出此四大語言差異很大的泰雅系列語言出來。

2、泰雅族人對官方分類命稱的看法

然而，儘管語言的發展已經發展成如何的局面，它總是有一個發展過程的脈洛以及他的名稱，也就是所謂的系統名稱，學術界之所以會訂出族群分類的名稱，是因為要他們想要讓族群有一個樹枝狀的系統邏輯名稱，我們原住民也不脫離這樣的一個邏輯觀念，只是原住民的族群系統，是依照語言發展的系統脈落去追搠，而不是隨意用區域的領域來劃分。

針對這四大系列的語言代表名稱，為何不用學術界所分類的賽考列克（squliq）、澤傲列（c’uli’）的名稱，原因是在泰雅語裡面squliq或c’uli’，甚或汶水語的coqoliq以及萬大語的cyuli’，雖然都是所謂的「人稱」，但那都是指人類語動物區別的人稱，不過從另外的用語上，這些「人稱」之意思就變成了是「他人」或「別人」之意，所以在泰雅族裡面是沒有人會把「跟自己沒有關係的別人之意義」當自己的族稱來稱呼，簡單的說，也沒有人會對人說：kung hya’ ga squliq「我們是別人」或說squliq saku’ kung「我是人」，他們大部分都會以自己所居住的地方名稱，來自稱是自己的歸屬族群，所以squliq或c’uli’、coqoliq、cyuli’要用來當族稱，在泰雅族裡面本來就行不通，但是若是以學術界對於族稱命定的邏輯來看，他們通常是以一般之族稱來命名，然後在以地方方言之人稱來作分類的次等族稱，表面上聽起來似乎很合理，但畢竟每一個民族的文化都不同，每一個族群都有自己的名稱，更何況他們都有自己的族群名稱。 

至於汶水語的族稱來說，此一語言的相關系統的族群，也並非只有居住在苗栗縣泰安鄉的汶水地方而已，其相關系列語群的地方，還擴及新竹縣五峰鄉之桃山村，以及苗栗縣南庄鄉的鹿場一帶。至於為何官方會只以「汶水語」來歸納此一語系的名稱，原因是學者在在台的中、後業時期來作語言的田調之時，其他地方屬於這一系列語言的民眾，都已被鄰近語言群的語言所統化，因此他們（當時被訪問者）都以他們所使用的語言來被歸納，至於使用此一語言系統最完整的一群，則只有汶水的地方而已，所以才會以「汶水」之小地方來代表此一語系之系統名稱。此一語系之族稱，其他語群給他們一個別稱叫mt’uwal，或稱mayrinax，至於mt’uwal的名稱由來，前面已有交代，至於mayrinax名成的由來則沒有人知道，所有泰雅族裡面這個rnax的辭彙，只有在plngawan裡面才有。針對此一系列語群方面的詳細情形，由於筆者的祖父以及叔叔伯伯們每一次在述說以前的事情的時候，總會很強調的論及本族是mayspaziq的族群，於是我便針對mayspaziq的族群曾於六十三年還有七十四年間做了「mayspaziq族群追蹤」的探討工作，那時候原來真正的鹿場居民也都對筆者說：「ita’ ka mayspaziq hya’ ga mkgluw ta’ ita’」，意思是（我們mayspaziq都是一個族群的）。按照比者所發現mayspaziq的族群，有分成mayr’uzyan（今之新竹縣五峰鄉之桃山村）的區域群、maycyubus（今之苗栗縣南庄鄉的鹿場一帶）的區域群以及mayrinax（今之苗栗縣泰安鄉汶水一帶）等三個區域群，可是到了近期語料的採集之時，有一位汶水居民對族稱提出異議，認為他們本來就屬於獨立一種語系之說，不過此一說法比較缺乏依據。

至於被稱為萬大語的plngawan語群方面，「萬大」二字對他們來說，也不是自己所訂的名稱，他們所認同的名稱，還是自己熟悉的語言「plngawan」的名稱。

3、本人對泰雅系列語言群的名稱

筆者認為從語言範圍的群稱，應該要講究根據，然而也要顧及當事者之所認定的名稱，由於如此，本人常處於兩難的窘境之中，為了避免發生族稱徵以的情形，於是作了兩種的分析系統的方法。首先我先對系統族稱的田調作說明，然後再予以比較。

泰雅族的系統名稱應該是以「泰雅族」為族群的總名稱，然後底下才發展出kinhakul、mthu’、mkmuyaw、plngawan等系列語言，kinhakul就是文獻所謂的「賽考列克系統」，mthu’ 就是文獻所謂的「澤敖列系統」，mkmuyaw就是語文獻所謂的「汶水蕃系統」相關的系統，plngawan就是文獻所謂的「萬大系統」。

至於kinhakul語言系統係凡是稱人squliq、稱家ngasal、稱路tuqiy、稱是au’、稱從前sraral、稱男人mlikuy等系列語言者。這些名稱的訂定是於六十二年作田調時所作的結果。

（1）.kinhakul語言系統

記得那時南投縣仁愛鄉霧社一帶的老人都稱呼力行發祥的人叫做knhakul，那時我並不懂他的意思，後來是有人告訴我說那是指「喜歡生吃的一群人」的稱呼，到後來黃榮泉老師也是這樣告訴我的。不過當我到台中縣和平鄉作田調時，博愛裡冷一帶的老人家卻都承認自己都是knhakul人，而且還指定說我們大家都是knhakul人，或許這可以說是他們這邊的人自己所認定的名稱，可是巧的是本人的祖母amuy-baysu’是新竹縣五分鄉茅圃的maysingaw人，他是民前二十六年生的人，可以說當日本人進入山地地區的時候，她已經是三十出頭年紀的人，她所接受的族群名稱的知識，都是從上上一輩老人所傳授給她的知識，而且從十幾歲嫁給我的祖父以後，也沒有去過南投的地方，這是我必須先作強調聲明的地方。就在六十二年的那一年裡，我一位來自桃園復興鄉的朋友來訪，他在門外跟我祖母談話後來祖母就問他說：「咦！你是哪裡人，怎麼將kinhakul的話？」。

就因為這樣的緣故，加上我過去幾年田調的結合參考，才會認為南投地方之所以對泰雅人種的認識，更何況當年在南投問老人家的時候，他們並不知道kinhakul人是叫做’tayal（泰雅人），他們只知道叫他們叫做kinhakul，（事實上在賽德克群裡面並沒有’tayal跟kinhakul這兩個詞彙的存在），可見當賽德克人知道kinhakul的名稱的時候，泰雅族的語言可能已經是發展到形成kinhakul等四大系列語言的狀態，也就是說kinhakul系列語言的語群已經是定居在發源地一帶的地方。至於和平鄉的博愛與裡冷的居民，因為是從hakul地區直接遷徙過來，所以對自己族稱的認定是當然必然之理。本人認為最具參考價值的是祖母的那一番話，這就是我之所以認為kinhakul才是早期時後屬於文獻所謂「賽考列克」系列語言的真正系統名稱。

（2）.mthu’ 語言系統

至於被稱為「澤敖列」語群的部分，就比較複雜，此一語言系列的群族共有klapay、maysingaw、mks’iya’以及mba’ala’四個語言群，這四個語言群都各執己見互不認同，但是們都是屬於同要使用稱人s’uli’、稱家sali’、稱路tu’iy、稱是hu’、稱從前slali’、稱男人tmalung等系列之語言，如果用其中之一的名稱來當他們此一系列語言的系統名稱，責任合一種系統都會反彈，所以本人就按照古時候泰雅人習慣用的方式給予命定，譬如以前其他語群對文獻所稱「汶水蕃」的語言給一個名稱叫做「mtuwal」，原因是這一語群平常跟人家對話的時候，都會不時的以「uwal、uwal」（是、是）來作禮貌的回應，於是周圍的其他語群就稱他們為「mtuwal」，因此針對沒有統一的系統族稱之「澤敖列」語群，也以此傳統方式給他們去名叫做「mthu’」系列語群，這樣就沒有違背傳統的做法。

（3）. mkmuyaw語言系統

mkmuyaw語言系統裡面，雖然對個別的名稱有些許之差別，但差別並不太大，此一系列語群至今也以發展出三種語言系統出來，以下簡單列舉：

ⓐ.「mtuwal」語群：這是一個語言較為特別的語群，他們對於稱人coqoliq、稱家imuwg、稱路raniq、稱是uwal、稱從前sunga’、稱男人mamaliku’等系列之語言，由於他們平常與人談話時，會不時的以「uwal、uwal」（是、是）來作禮貌的回應，於是周圍的其他語群就稱他們為「mtuwal」，至於「mtuwal」前面的「mt」是別人給予的冠稱，是指屬於講「uwal」那一類的那一群人的意思，所以凡稱「是」叫「uwal」的語言系列者都稱為「mtuwal」。ⓑ. sqawyaw語群則對於稱人squliq、稱家muyaw、稱路riniq、稱是uhu’、稱從前singa’、稱男人mlikuy等系列之語言。ⓒ.sikikun語群：這一系列語群對於稱人squliq、稱家muyax、稱路riyaniq、稱是uya、稱從前cyunga’、稱男人likuy。這個地區的相關語群還有banun「樂水」之地區，雖然這幾個系列語言都互不承認是同一語系的語群，但從語彙的字根去探討，則不難想像這幾個語群在很早以前，可能係屬曾經是一個系列語群的可能性，而且還可能是在泰雅族分成四大語群之後，才分離而產生出「muyaw」、「muyax」r及「imuwg」的語言系統，當然因為這三個語言的分部地區相距較遠，加上語言會因受鄰近語群的語言之影響，彼此之間的會有較大的出入是必然的，我之所以用mkmuyaw的系統名稱，是因為這三種語言都沒有脫離muyaw的muw隻字根，而且不論在所有的泰雅語之語會裡都對muyaw有相同之「洞穴」之詞意，故認為muyaw有所謂家裡的延伸意義，故而以此為此一系列語群之「系統名稱」。

（4）. plngawan語言系統

plngawan語言系統就是文獻所謂的「萬大語言系統」，此一語群到目前是唯一只剩下一個部落而已，所以他們還沒有發展出第二支相關系列語群，只是「萬大」二字對他們來說，認為不是自己所訂的名稱，他們所認同的名稱，還是自己熟悉的語言「plngawan」的名稱。

二、泰雅四大系列語言的特徵

如果是為了避免族稱的爭議，本人認為也可以姑且用住家的「家稱」來做為語言系統的族稱作為語群代表名稱，如ngasal語群Sali’語群muyaw語群或morow語群來相稱，這樣爭議可能會比不大，其實語系名稱的突顯，只是為了要展現這四大語言之間的差別而已，雖然住家的「家稱」做為語言系統名稱的方式，有一反一般系統分類的邏輯觀，不過針對語言差別的稱呼只是用來作語言歸納之說明而已，並不代表這就是所謂系統的名稱。
（一）、ngasal系列語群

ngasal系列的語群也就是文獻上稱「賽可列克」的語言群，這一語群係凡是對「家」稱ngasal之系列語言者而言，其發音方面的特點極多喉塞音的「q」的發音，而且在許多的辭彙中常常出現，例如：漢語的「就是這一點不好」這一句，他們是說「nanu’ yanqaniy qu yaqih」，這是此一語系的特點。

然而，此一語系在民國五十八年作田調時，就發現此一語系已經發展成qnazi’語系與mlipa’語系兩種語言系統，而這兩種語系若依辭彙的單字來看，名詞的部分幾乎還沒有什麼太大的差異，但是在動辭的部分，以及巨型的日常用語的地方就相差非常明顯。至於單字的部分qnazi’語系保存的依然非常完整，而mlipa’語系則已經失去了很多，這是因為他們的詞綴方面，絕大部分已經流失了。

單字例舉：以數字之1 2 3 4 5 6 7 8 9 10來說

qnazi’語：qutux sazing cyugal spayat ymagal mtzyu’ mpitu’ mspat mqiru’ mawpuw

mlipa’語：qutux sazing cyugal payat magal tzyu’ pitu’ spat qeru’ mpuw

從以上數字的演變當中，mlipa’語系顯然放棄了許多綴詞的東西，而這樣的應用顯然在說話速度的效率較高，只要聽得懂就可以，可是他可能帶來的不良後果，是會造成原來的辭意偏差，簡單舉個其中的例子，正如來的5「ymagal」將其前綴之「y」去掉，就會跟拿起來的magal「拿」形成混淆，又如6「mtzyu’」 將其前綴之「m」去掉，就會跟披風的tzyu’「披風布」造成混淆。不僅如此在一般的用詞方面mlipa’語系確時有多處綴詞的部分都已經去掉。另外在許多發音上qnazi’語系常用的「aw」的音，mlipa’語系則直接用「o」。例如：qnazi’語系常用的「mawzyay」（疲憊）的音，mlipa’語系則用「mozyay」。qnazi’語系常用的「ay」的音，mlipa’語系則直接用「e」。例如：qnazi’語系常用的「maymaw」（特地）的音，mlipa’語系則用「memaw」。

至於qnazi’語系和mlipa’語系之間，在一般用語上的不同之處，也簡單力舉幾句：
例舉一：以漢語的「媽媽說不要這樣子」

qnazi’語說：kmal yaya’ maku’ maha，laxiy gisaqani maha yaya’ maku’。

mlipa’語說：kmal yaya’ ku’ muciy，laxiy uciy kya muciy yaya’ ku’。

例舉二：以漢語的「幫我倒杯水好嗎？」

qnazi’語說：glan saku’ cikay qsya’ hkuw？

mlipa’語說：an ku’ s’agal cikah qsya’ hma？

以上這兩種語言系統都屬於kinhakul語言系統的語群，只是因為遷徙分離以後，才產生語言上的變遷而形成。

（二）、sali’系列語群

Sali’系列語群是只對家裡的「家」稱Sali’者，其發音方面的特點是完全沒有喉塞音的「q」的發音，在許多的辭彙中常常在ngasal語的「q」的發音都發為a或I的發音，例如ngasal語的qapun就說成apun，還有ngasal語的yaqih就說成ya’ih，這就是此一語系的特點。

不過本人於六十二年在泰安鄉和五峰鄉作田野調查時，得知Sali’系列語群古時候以分為mklapay、mks’iya’、mba’ala’以及maysingaw等四個系統的語言。

1、mklapay語系：「係今之新竹縣地區的和平、花園、竹林、中興、梅花、馬胎之原當地人以及嘉樂之原當地人」。

2、maysingaw語系：至於第四類之maysingaw（茅圃）語群實際上所使用的語言係與mklapay系統的語言完全一樣，祇是他們對於系統的說法則強烈表示自己與mklapay系統不是一個系統，而且mklapay系統那一方也很強烈表示maysingaw跟他們是不同系統的，所以論及他們所使用的語言應屬同一語言群係但若以宗親系統來陳述則必須自成一個系統。目前此一系統所片部區域除了原居地singaw「茅圃」之外，還遍居苗栗縣泰安鄉大安、象鼻、靖安等地區。

3、mks’iya’ 語系：「係今苗栗縣泰安鄉的士林、大興，以及台中縣和平鄉的自由村、達觀、烏石坑、三叉坑等區」。

4、mba’ala’ 語系：「係今北港西上游，中原之上頭今行政規劃為南投縣仁愛鄉新生村」，日據時代稱他們為「眉原（メ-バラ）」，跟他們相關之系列語群有宜蘭縣南澳之碧候與武塔，他們原係mbala’，但附近的太魯閣人則因語誤之差，而稱他們為mgala’，實者應為mbala’較為正確。

這些語系之間，在單字方面也幾乎都相同，不過，在一般的用語上面就顯出他們不同的地方，在許多發音上mklapay語系常用的「aw」的音，mba’ala’ 語系和mks’iya’ 語系則直接用「o」。例如：mklapay語系常用的「mawzyay」（疲憊）的音，mba’ala’ 語系和mks’iya’ 語系則用「mozyay」。mklapay語系常用的「ay」的音，mba’ala’ 語系和mks’iya’ 語系則直接用「e」。例如：mklapay語系常用的「maymaw」（特地）的音，mba’ala’ 語系和mks’iya’ 語系則用「memaw」。

mklapay語系和mba’ala’ 語系以及mks’iya’ 語系語系之間，在一般用語上的確有一些不同之處。
可是在mks’iya’語系裡面，同樣是mks’iya’語系至今也已經發展成南mks’iya’跟北mks’iya’兩種語系，針對上述之「我不要我自己有」的句子，北mks’iya’的說法是laxan mu，kiya nanak la kuzing。在這幾句之間，有趣的地方是，北mks’iya’的「laxan mu」，在mklapay語系和maysingaw語系的語言裡面其意思會變成「我所放棄的」之意，至於南mks’iya’的「malax kung，」，在mklapay語系和maysingaw語系的語言裡面其意思會變成「不要我」之意，或以iyat kung的說法，在mklapay語系和maysingaw語系的語言裡面，會變成「不是我」的意思。
（三）、muyaw系列語群

muyaw系列語言的特徵，是由居住的原始理念延伸出來的名稱，所謂原始的居住理念是指人之居家，是從洞穴而居所延伸出來之住家的名詞，這是很有邏輯思考的名詞，洞穴在泰雅語稱muyaw，在族群遷徙的因果而造成語變的情形之下，會造成原詞發音上的誤差是在所難免，因此muyaw會延伸變成muyax或imuwg甚或imuwag都有可能，再加上因與周圍不同語言族群通婚結親，而受到他們的影響之下，語言的變遷寄因而產生變遷，所以原來的語言會與最接近的其他族群彼此互相影響，而會有互相偏向之現象。譬如：苗栗縣的mt’uwal以及大同鄉的sikikun則因為都凝聚在一起，所以語言保存的力量比較強，也比較不容易受影響，而sqawyaw的語言就有部分是偏向slamaw和gawgan的語言也有部分是偏向mks’iya’的語言，不過還有絕大部分是沒有受到其他語言的影響，這也是他們所萬幸的地方。這一語系的特徵是與kinhakul語系一樣有「q」的喉塞音，但所用的辭彙跟kinhakul語系確有很大的差別。

至於此一系列的語言有mt’uwal，sqawyaw以及sikikun分布在新竹苗栗兩縣，還有台中縣的環山與松茂，以及宜蘭縣大同鄉之四季予樂水等地。

1、mt’uwal系統：mt’uwal系統則分布在新竹縣五峰鄉桃山村的mayr’uzyan，苗栗縣南庄鄉鹿場的maycyubus，以及苗栗縣泰安鄉汶水的mayrinax。
2、sqawyaw系統：sqawyaw系統則分布在台中縣和平鄉之環山與松茂地區。

3、sikikun系統：sikikun系統則分布在宜蘭縣大同鄉之四季與樂水地區。

（四）、plngawan系列語群

列舉一：漢語的「我以前的家，路況很不好。」

rakeh ka tu’uy mu morrow rali’。

列舉二：漢語的「我去看我的陷阱，真差勁，都沒有吊獲。」

以上所列舉句子的比照的目的，是要向大家報告「現代泰雅語的發展狀態」，讓大家知道在泰雅語群裡面，至目前為止已經發展的狀態。

三、泰雅四大系列語言的比照在仔細聽一點，

泰雅族的語言雖然發展為多語言群的局面，但這些語言依然還是有一個共通「詞根」不會變。不論是哪一個語言群都一樣，在相同語系的族群裡面，我們仍然可以從語調判斷出來，在仔細聽一點，從整個說話的詞句裡面，聽得出是否同屬一族的語言。如果是單字的辭彙不一樣的地方，就要更深入往相關的用語環境去找，一樣也可以找到他的交集點。譬如：漢語的拒絕的「我不要」的句子之用語，在mthu’的klapay語是「iyat si」，在同樣是mthu’的mks’iya’則說是「malax kuun」，雖然發音完群不一樣，但是iyat是只不要的意思，malax則是指放棄的意思，同樣都語拒絕有直接或監街的拒絕意義，同樣都是在拒絕的與會環境中的辭彙，只是在他們的圈子裡面所採用的辭彙的差別而已，因此不難看出他們是出自同一語系的語言群。就如泰雅族語塞得克之間的用詞也一樣可以找出他們語言的交集所在，以下對於泰雅系列語群的語彙，就以四大語群之辭彙來作比照。

（一）單字辭彙的比照

泰雅語群語言對照表（1）數字篇

	語言群稱
	Kinhakul

(賽考列克)
	tmhu’
(澤敖列)
	Mtuwal

(汶水語)
	plngawan

(萬大語)

	1
	一
	qutux
	utux
	qutux
	utux / ing

	2
	二
	sazing
	sazing
	usain
	sayng /yawan

	3
	三
	cyugal
	cyugal
	tugaal
	tugal / cucuk

	4
	四 
	spayat
	sәpayat
	sapaat
	parat / lalay

	5
	五
	ymagal
	ymagal
	imagaal
	yamagal / tuku’

	6
	六
	mtzyu’
	mtayu’
	mamatuw’
	mttu’ / masing

	7
	七
	mpitu’
	mәpitu’
	mapitu’
	pitu’ / lapaw

	8
	八
	mspat
	msәpat
	mamaspat
	mahpat / risan

	9
	九
	mqiru’
	m’isu’
	mamaqisu’
	ma’iru’ / rahu’

	10
	十
	mawpuw
	mglapuw
	magarpuw
	marapow / pok

	11
	十一
	mawpuw qutux
	mglapuw utux
	magarpuw qutux
	marapow utux

	12
	二十
	mpusal
	mapusal
	mapusal
	mapusal

	13
	三十
	mtzyul
	mtazyul
	
	maturul

	14
	四十
	mspatul
	mspatul
	
	mapatur

	15
	五十
	mzimal
	mzimal
	
	marimal


	16
	六十
	mtzyu’ pgan
	mtzyu’ pgan
	
	mattu’pagan

	17
	七十
	mpitu’ pgan
	mpitu’ pgan
	
	mapitu’pagan

	18
	八十
	mspat pgan
	msәpat pgan
	
	mahpatpagan

	19
	九十
	mqiru’ pgan
	m’isu’ pgan
	
	ma’iyu’pagan

	20
	一百
	kbhul
	kbahul
	
	kbhir


泰雅語群語言對照表（2）人體篇

	語言群稱
	Kinhakul

(賽考列克)
	tmhu’
(澤敖列)
	Mtuwal

(汶水語)
	plngawan

(萬大語)

	1
	族稱
	‘tayal
	’tayal
	otal
	itaral

	2
	人
	squliq
	s’uli’
	coqoliq
	cyuli’

	3
	平地人
	paymukan
	plmukan
	siputu’
	pamukan

	4
	男生
	mlikuy
	tmalung
	mamliku’
	malikur

	5
	女生
	knayril
	knayril
	kanawnu’
	kaner

	6
	人體
	hi’
	hi’
	hi’
	hi’

	7
	肉體/軀殼
	qbuci’
	’buci’
	
	

	8
	頭
	tunux
	tunux
	tunux
	tunux

	9
	髮
	snawnux
	snawnux
	abaw na tunux
	sinunux

	10
	白髮
	quri’
	‘uri’
	quras
	

	11
	額
	lihuy
	lihuy
	lihu’
	lihur

	12
	眉毛
	pawmin
	pawmin
	pawmin
	Kumis rori’

	13
	眼睛
	rawziq
	rawzi’
	rawwiq
	rori’

	14
	觀骨
	tawcing
	tawcing
	tawting
	toting

	15
	鼻子
	nguhuw
	nguhuw
	nguhuw
	tengohyan

	16
	耳朵
	papak
	papak
	cangi’
	cange’

	17
	臉
	rqiyas
	r’iyas
	rqinas
	rayas`

	18
	嘴巴
	nquwaq
	n’uwa’
	ngaquwaq
	ngawa’

	19
	嘴唇
	prahum
	prahum
	prahum
	papagung

	20
	下巴
	qabay
	angi’
	qabalit
	abalit

	21
	舌頭
	hmali’
	hma’uy
	hma’
	hamalit

	22
	牙齒
	g’nux
	g’anux
	gi’nux
	apnux


泰雅語群語言對照表（3）建築篇

	語言群稱
	Kinhakul

(賽考列克)
	tmhu’
(澤敖列)
	Mtuwal

(汶水語)
	plngawan

(萬大語)

	1
	家
	ngasal
	Sali’
	imug
	morow

	2
	穀倉
	khu’
	khu’
	Yakhu’
	kulu’

	3
	工寮
	tatak
	takak
	takak
	nasali’

	4
	獵寮
	tkwalan
	tkwalan
	tkwalan
	tatak

	5
	柱子
	luwax
	lluking
	luking
	lox

	6
	大樑
	sinknuring
	kinuruh
	kinuruh
	kinuring

	7
	屋頂
	rnamuw
	rmu’iy
	rinamuwag
	ramu’iy

	8
	屋簷
	talap
	tlibuy
	sabsab
	talibur

	9
	廁所
	psqcyan
	tbukan
	papas’utiyan
	pas’utyen

	10
	牆
	qnryang
	‘nriyang
	qenalang
	inabal

	11
	門
	blihun
	balihun
	balihuun
	balihun

	12
	窗戶
	tubung
	gaynaway
	tohong
	wagi’

	13
	床
	sakaw
	pa’
	paa’
	apawi’

	14
	臼
	luhung
	lhyung
	luhiyung
	lahiyung

	15
	杵
	qszyu’
	’səzyu’
	qasu’
	asu’

	16
	灶
	yhka’
	lupung
	lupung
	rhka’

	17
	餐廳
	nniqan
	nni’an
	naniqan
	karexan

	18
	椅子
	thikan
	t’langan
	thawnakan
	

	19
	碗
	pyatu’
	pyatu’
	salaman
	rating naniyan

	20
	筷
	qqway
	’uway
	qoqoway
	patarak


泰雅語群語言對照表（4）性情篇

	語言群稱
	kinhakul

(賽考列克)
	tmhu’
(澤敖列)
	mkmuyaw

(環山語)
	plngawan

(萬大語)

	1
	疼愛
	gmalu’
	gmalu’
	gmalu’
	inalon

	2
	暗戀
	qmsliq
	kmsli’
	sgalu’
	gunbukuy sungkili’

	3
	喜歡
	smawzya’
	smawzgal
	smoya’
	kunramas

	4
	尊敬
	smi’inlungan
	smi’inlungan
	smi’ inlungan
	tabaliyun

	5
	最愛
	blaq iyal
	blay’ iyal
	blaq iyal
	kihli’ arun

	6
	幫助
	rmaw
	rmaw
	rmaw
	rumaw

	7
	照顧
	mlahang
	mlahang
	mlahang
	gunlasuw

	8
	大方
	‘llaw inlungan
	‘llaw inlungan
	‘llaw inlungan
	bahbah

	9
	同情
	gmalu’
	gmalu’
	gmalu’
	sialu’

	10
	慷慨
	mhway
	mhway
	mhway
	bahbah

	11
	仇視
	smzyaqih
	smzya’ih
	smzyaqih
	gunraru

	12
	陷害
	pszyaqih
	pszya’ih
	pszyaqih
	sinraru

	13
	抱不平
	kinrangas
	kinrangas
	kinrangas
	rumamuk

	14
	誣賴
	hmili’
	hmili’
	hmili’
	

	15
	推卸
	smziq
	smzi’
	simziq
	pasamyun

	16
	相信
	thi’
	thi’
	snhi’
	tanabuy

	17
	信賴
	smnhi’
	smnhi’
	snhi’
	tanabirun

	18
	依賴
	smtama’
	smtama’
	stama’
	parangyel

	19
	失信
	smqruw
	sm’aruw
	smqruw
	Rumani’

	20
	欺騙
	mkbrus
	mk’ihuy
	mqihuy
	ma’ihul


泰雅語群語言對照表（5）地勢篇

	語言群稱
	kinhakul

(賽考列克)
	tmhu’
(澤敖列)
	mkmuyaw

(環山語)
	plngawan

(萬大語)

	1
	山
	rgiyax
	rgiyax
	rgiyax
	ragiyax

	2
	水
	qsiya’
	’siya’
	qsiya’
	usye’

	3
	河川
	llyung
	lliyung
	llyung
	lulling

	4
	小溪
	gawng
	gawng
	gonh
	gong

	5
	山溝
	uruw
	uruw
	uruw
	pugong

	6
	水溝
	zinaw
	zina’
	ginaw
	tuy usye’

	7
	飲水道
	‘nagal qsiya’
	‘nagal ‘siya’
	qasu’
	tuy usye’

	8
	自來水
	turing
	turing
	turing
	turing

	9
	陡坡
	mkrkyas
	mkrkyas
	krkyas
	makarakes

	10
	下坡
	mqhuzyaw
	tmbuli’
	shquyaw
	puhuro

	11
	彎道
	hkuy
	hkuy
	hkuy
	marairi’

	12
	直路
	mhzyu’
	m snlux
	shyu’
	magaluwing

	13
	平路
	mzyunaw
	mzyunaw
	mma’ / myunaw
	barnux

	14
	坑陷
	mtkzyuw
	mtkazyuw
	bling
	baling

	15
	上斜坡
	Pnrkyas
	mkrkyas
	krkyas
	sunrarakes

	16
	下斜坡
	pnhquzyaw
	tmbuli’
	pqoyaw
	

	17
	岩壁
	rsnat
	rsnat
	katu’
	uramiy

	18
	瀑布
	tgliq
	tgli’
	tgliq
	tagli’

	19
	岩洞
	lxyux
	lxyux
	lxyux
	yuxyux

	20
	崩地
	luhiy
	ruzyas
	sqyamay
	luhuy

	21
	土石流
	qawnaw
	awnaw
	qonaw
	×


（二）單字辭彙的比照

本文所敘述之語言群係名稱之所以沒有用漢字作音譯補充翻譯，係為尊重提供語料的老人家的叮嚀，也是為了避免對語言因翻譯之漢字造成發音上的不正確，故僅對群係名稱在此先作交代。

文中的前面第一格的部分是從’tayal族群起初分出來時的四大語群，也可以說是泰雅語言發展出來之地二代語言群，第三代發展出來的系列語群應該是從kinhakul係文獻所稱的「賽考列克」，而mthu’係文獻所稱的「則敖列」，mkmuyaw群系是玩現一值都沒有作深入探討的一個語言群，

泰雅語群句型對照表（1）這是去山上看陷阱，回來以後的用語。
	           漢語

語言群係
	我去看我的陷阱，真差勁，都沒有吊獲。

	kinhakul
	Mqnazi’
	 mnuwah saku’ mlaw mrusa’ mu，ga yaqih wah，ini’ ciriq。

	
	Mlipa’
	 mnwah ku’ mita’ rusa’ ku’，yaqih wah，ini’ ciriq。

	Mthu’
	Mklapay
	 mnuwah si mita’ wahiy mu，ga ya’ih ini’ ciri’。

	
	Mks’iya’-1
	 muwah kung mita’ rusa’ mu，ga ya’ih ini’ ciri’。

	
	Mks’iya’-2
	 manuwah kung mitayux so wahiy mu，ga ya’ih ini’ tiri’。

	
	Mba’ala’
	 muwah ku’ mita’ wahiy mu，ga ya’ih ini’ ciri’。

	mkmuyaw
	mayspaziq
	 mnuwah ku’ mital wahiy mu，ga aqih wala’，ukas，ini’ ciruwiq。

	
	Sqawyaw
	 mnuwah ku’ mita’ rusa mu，ga ini’ truziq，kmut utux。

	
	Sikikun
	 mnuwah ku’ mita’ wahiy ku’，ga uka’ ini’ truziq。

	
	Banun
	 mnuwah ku’ mita’ wahiy ku’，ga uka’ ini’ truziq。

	plngawan
	 minsa cu matox ci binong mu，sakarel cu wah。


泰雅語群句型對照表（2）
	           漢語

語言群係
	我不要我自己有

	kinhakul
	Mqnazi’
	 

	
	Mlipa’
	 

	Mthu’
	Mklapay
	 iyat si，kyan nanak kizing。

	
	Mks’iya’-1
	 iyat kung，kiyan nanak kung。

	
	Mks’iya’-2
	 malax kung，kiyan nanak kung。

	
	Mba’ala’
	 iyat ku’，kiya nanak kuzing。

	mkmuyaw
	mayspaziq
	 iqat si，nyal nanak kuwing。

	
	Sqawyaw
	 Iyat ku’，uyan uziy。

	
	Sikikun
	 

	
	Banun
	 

	plngawan
	 ara cu，kilan cu uri。


泰雅語群句型對照表（3）
	           漢語

語言群係
	我以前的家，路況很不好。

	kinhakul
	Mqnazi’
	 Yaqih balay tuqiy ngasal myan sraral。

	
	Mlipa’
	 Yaqih balay tuqiy ngasal men raral。

	Mthu’
	Mklapay
	 Ya’ih sbalay tu’iy Sali’ myan slali’。

	
	Mks’iya’-1
	 Ya’ih sbalay tu’iy Sali’ myen slali’。

	
	Mks’iya’-2
	 Ya’ih sobalay tu’iy Sali’ myen rlali’。

	
	Mba’ala’
	 Ya’ih sbalay tu’iy Sali’ myan slali’。

	mkmuyaw
	mayspaziq
	 imug nyam sunga’ hya’ ga，aqih raniq nya’。

	
	Sqawyaw
	 singa’ hya’ ga，yaqih bay reniq nya’ muyaw myan。

	
	Sikikun
	 quci’ cbalay ryaniq muyax myan cu cyunga’。

	
	Banun
	 quci’ cbalay ryaniq muyax myan cu cyunga’。

	plngawan
	 


泰雅語群句型對照表（4）
	           漢語

語言群係
	 那邊天氣實很太冷，所以要多帶大衣（衣服）。

	kinhakul
	Mqnazi’
	 yhzyaq iyal kayal nya’ kya ki，aras uba’。

	
	Mlipa’
	 heyaq balay kayal nya’ beh kya ki，aras uba’。

	Mthu’
	Mklapay
	 mskinut sbalay kayal nya’ kya ay，’si ki maras uba’。 

	
	Mks’iya’-1
	 skinut syung kayal nya’，siga maras oba’。

	
	Mks’iya’-2
	 masikinut sa’ayung kayal nya’ kya，asiki maras so oba’。

	
	Mba’ala’
	 mskinut sbalay kayal nya’ kya ay，’si ki maras uba’。

	mkmuyaw
	mayspaziq
	 

	
	Sqawyaw
	 hiyaq yan hyan gasa，kpyux maras lukus ay。

	
	Sikikun
	 

	
	Banun
	 

	plngawan
	 gahra carung ka karal soni’，pakpayux hari’ maras ci lukus。


泰雅語群句型對照表（5）
	           漢語

語言群係
	 祖父笑我編的東西，害我很不好意思。

	kinhakul
	Mqnazi’
	 psyaqan niyutas tninun mu ru，maymaw saku’ msayux。

	
	Mlipa’
	 syaqan ni yutas tninun ku’ ru，memaw ku’ sayux。

	Mthu’
	Mklapay
	 psya’an ni yutas tnuni’ mu ru，maymaw siy msayux。

	
	Mks’iya’-1
	 psyaqan ni yutas tnuni’ mu，ru，maymaw siy msayux。

	
	Mks’iya’-2
	 Pasya’an ni yutas mu tnuni’ mu，ru，maymaw kung masayux。

	
	Mba’ala’
	 psya’an ni yutas tnuni’ mu，ru，memaw kung msayux。

	mkmuyaw
	mayspaziq
	 

	
	Sqawyaw
	 Psyaqan nyutas tninun mu，ru，memaw ku’ bay msayux。

	
	Sikikun
	 

	
	Banun
	 

	plngawan
	 Mase’ ci tininu’ muka yutas maku’ cu masarux。


四、泰雅語言系統發展泛論

過去許多學者再原住民本身，對族群一是還沒有那麼注意之前，就已經著手調查並且還替我麼作了族群的分類，當時他們的做法因為沒有深入了解原住民系統發展的方向，加上原住民本身沒有文字記載的依據，只能用他們從小所接受的知識經驗以及他們所謂的專業知識來作分類的方法。然而他們的語思考模式各有不同，所以分類的做法也有所不同。從他們的分類來看他們惜以用各族群之「人稱」而命名，就如sqoliq「賽考列克」或tse’ole’「 澤慠列」，就是依該群稱呼人類的「人稱」而命名，至於特殊語言的部分，他們可能會因為人數太少，認為不足以獨立成立單一的語言群，就將他並入其他與他相近的語群之中，如後來被稱為「汶水語」和「萬大語」既是此例。但是他們對這些語言特殊的語言群另外以該地區之地方名稱語以命名。他們這樣的稱呼弱勢站在他們的立場來說，這是很有邏輯觀念的一種定義，而且乍聽之下似乎也很合理。可是事實上在泰雅族裡面卻不以為然，他們認為這樣的族稱命名是錯誤的，真正泰雅人的系統名稱不是用分類出來的，他們認為族群的名稱應該是以原來的地方名稱延紳出來的名稱，「族群」這個名詞在泰雅族裡面沒有這樣的名詞，不過，他們對系統觀念倒是有他們自己的認定模式，只是因為沒有文字的關係，加上他們的記憶亦有限，所以他們的口傳也除了傳繫聽老人家的口述之外，所有的知識見聞祇能在所接觸的領域範圍之內而已。可是他們對宗親系統、血緣系統還有共享族群的系統關係之傳統知識依然存在。至於像比較大範圍的語言群族方面的知識，相信他們當代的老人家起初應該還知道，可能因為後來分離時間太久，加上步行之不便，沒有辦法聯繫，彼此之間又互無訊息。導致他們對古時候的族群理念無法貫連。

本人於民國六十一年間曾做過一次泰雅語語言系統的初步調查，當時認為泰雅族之下有kinhakul(肯哈固爾)、mthu’(麼的戶)、mayspaziq（麥斯巴基克）、plngawan（萬大語）四大語系，但到近日來再作更深入的調查之後，才知道過去所稱的mayspaziq（麥斯巴基克）應該歸於mkmuzyaw（麼個母耀）的語系之下，在此予以更正。

泰雅人的語言的系統依然是有kinhakul(肯哈固爾)、mthu’(麼的戶)、mkmuzyaw（麼個母耀）、plngawan（萬大語）等四大語系。這幾個語言當中之所以能夠分出語言系統，是因為這些語言彼此之間相差很大，有許多詞彙的發音完全不一樣。

1.族群名稱分類的差別

（1）學術界對族稱的邏輯

文獻的族群名稱代表稱呼，都以各族群之「人稱」而命名，不論是sqoliq「賽考列克」或tse’ole’「 澤慠列」，就是依該群稱呼人類的「人稱」而命名，至於「汶水語言」之所以直接以「汶水語」予以命名，是因為當時日本學者進行舊貫調查之時，有完全保存此一語言的地方只有汶水一帶地區而以，其他原本屬於跟他同樣系統的語言群地區，大部分都已被鄰近不同語言群所同化，所以才將傭有這種語言的汶水地區規劃為這種語言的語種範圍，並命名為「汶水語」。跟此類同情形的還有一處，就是被稱為萬大語的「pljawan語言群」（今之萬大地區），這一個語言群是目前只剩下一個部落的語言系統，因為如此而被指名為「萬大語群」，這也是一個被學者賦予的系統名稱。
（2）泰雅族對於族稱的邏輯

泰雅人對族稱的認定，除了延續古時代所傳下來的族稱之外，通常也都以所住的地方名稱來自稱自己的族稱，由於泰雅族對自己族群名稱的系統，一直沒有被外人弄明白，族群名稱跟地方名稱之間的關係也是外人所無法弄清的。要想了解泰雅族對於族群名稱跟地方名稱之間的關係，就必須先從地方名稱的產生開始了解。

Ⓐ 地方名稱的產生：地方名稱是由當地盛產的植物，或者是為紀念某種動物或某人在當地曾經發生過特別的事件而命名。就以石加路之族群來說，石加路是源自泰雅語對烏心石木的名稱直接用漢字翻譯而來，烏心石木泰雅語叫做skaru’，從skaru’的發音翻譯出來的名稱，也發展出很多不同的漢字出來，有的是寫成石加路，也有霞喀囉、石加鹿、斜卡羅、舍加路等各種音譯的文字，而這些譯音的發音則越趨走樣。然而不論文字如何不同，總之第名是從當地盛產的職務是命名之一種。
Ⓑ 族群名稱的形成：我們都知道大部分的族群名稱都是由曾經居住的地方名稱延紳出來的名稱，就以石加路之族群來說，石家路的居民到遠方去旅行，當別人問他們是哪裡人或問他是來自何處的時候，他一定是告訴人說我是karu’來的，那麼對方就會稱呼他們是mayskaru’人，於是mayskaru’就成了這個人的族群名稱。可是mayskaru’原本也是從thyakan遷徙出去的人，在網更早以前去追究的化，他們都是從發源地pinsbkan的mqnazi’遷徙而來的族群，所以mqnazi’也是他們原來的族群名稱。
kinhakul(肯哈固爾)就是文獻上所稱的「賽考列克」語言系統的系統名稱，是取自泰雅語之sqoliq譯音而來。mthu’ (麼的戶)就是文獻上被稱為「澤傲列」的一個語言群的群稱，是取自泰雅語之tse’ole’譯音而來。mkmuzyaw（麼個母耀）並沒有出現在文獻資料中，只有mkmuzyaw（麼個母耀）之中的mayspaziq（麥斯巴基克）語系在文獻上直接被訂為「汶水番」，原因是當時學者做語料調查時，對這一語言得以完全保存者只有汶水一帶，所以學者便以汶水與稱之。至於plngawan語系則被訂為「萬大群」是因為使用此一語言系統者只有萬大一個地區而已，故而以萬大語命名。至於sqoliq「賽考列克」和tse’ole’「澤傲列」都是取自泰雅語「人」的稱呼而來，他們認為族稱的稱呼因以「人」為分類的根本，因而命名之。

至於「汶水番」的取名，乃因在日本學者進行語言調查之時，其他相關語系群的地方大部分都已經被「賽考列克」語系所統化，只有汶水地方依然保留完整的mayspaziq語言，故認為此係語言只屬這一個地方的語言，所以用「汶水番」之名命名。實際上一本人對mayspaziq語係之追蹤調查結果，原本相關於汶水番的語言系統的語群稱應該叫做「mayspaziq」，漢文翻譯應該是「麥斯巴基克」， mayspaziq「麥斯巴基克」遍布地區有mayr’uzyan「現新竹縣五峰鄉桃山村大部分的居民」，maycyubus「現苗栗縣南庄鄉鹿場全地」，以及被稱為莫里拉的mayrinax「即為以往所稱呼的汶水番」，實際上mayrinax是一個語言系統的區域群稱，而不是如以往指代表一個小地方的汶水而已，而mayr’uzyan、maycyubus和mayrinax三個區群都屬於mayspaziq語言系統的群系族群，所以本人認為，應該要回復所有原來該屬於那個語言系統的族群，回歸於他原來的群系才比較恰當，所以在此特地為泰雅族正確的系統作一個闡釋。

（一）kinhakul系統：

kinhakul系統係屬於稱家裡為ngasal，稱人為squliq，稱路為tuqiy，稱是為au’的一群，其特徵惟有喉音的q的發音。凡屬於講有關上述的語言系統都統稱為kinhakul語言系統。

以目前在kinhakul(文獻稱賽考列克)裡面又分出qnazi’與mlipa’兩種系統，在這兩群之間從單字的詞彙方面大部分都一樣，只是在一般語彙的運用與說法就顯出很明顯的不一樣，比方漢語的「我媽媽說不可以這樣」，qnazi’語系的說法「kmayal yaya’ maku’ maha laxiy gisa qasa」，而mlipa’語系的說法是「kman yaya ku muciy laxiy uci kya」，再舉一個例子：漢語的「請幫我到一杯水好嗎？」，qnazi’語系的說法是「glani saku’ cikay qsya’ hku ?」，而mlipa’語系的說法是「an ku’ s’agal cikay qsya’ ma’ ?」，其不一樣的說法，至於一般會話的應用上，mlipa’系統比要屬於後其才產生的語言，原因是他們許多詞彙都顯示出斷頭棄尾的情形，譬如「頭」原來叫做btunux，而他們卻只採用tunux，使「頭」變成了跟「石頭」一樣的用詞，而qnazi’系統則維持原來的btunux，還有一個不一樣的特徵，那就是在qnazi’還保留著古代用語，譬如「請幫我拿一下」這句話，qnazi’系統為glan saku cikay，而mlipa’系統則是an saku’ s’agal cikah， 這兩句話便顯示出前者的用語比較老成，而後者卻顯得很兒語化，當然者這兩個系統之間用語上不同的地方不只這兩句而已，這只是舉出兩句話來作說明，平常只要一出口，便知倒是屬於哪一個語群的用語，所以基本上kinhakul系統已經在日據時代之前就分成這兩個系統出來了。

（二）mthu’系統：

mthu’系統係屬於稱家裡為Sali’，稱人為s’uli’或稱c’uli’，稱路為tu’iy，稱是為hu’的一群，其特徵惟沒有喉音的q的發音。凡屬於講有關上述的語言系統都統稱為mthu’語言系統。

mthu’(澤傲列)目前也是已經分出klapay、maysingaw、mk’s’iya’、mba’ala’三種系統，這三種語言之間klapay、maysingaw和mba’ala’ 的語法大致上是相同的，其中klapay、maysingaw和mba’ala’ 的語言是完全相同的，倒是mk’s’iya’的用語跟上述地區的用語有所差別，以下簡單舉個例子，譬如漢語的「我不要」這一句話klapay語言系統是iyat si，而mk’s’iya’ 語言系統則叫malax kuzing，malax kuzing這句話在mklapay 語言裡面就變成了「他拋棄我」的意思，再另外舉一個例子，如漢語的「我騎機車過來的」這一句話klapay語言系統是minlu si otobay mwah，而mk’s’iya’ 語言系統則叫minlu kuzing otobay mwah，但是minlu kuzing otobay mwah這句話在mklapay 語言裡面就變成了「是摩托車跟著我來」的意思，這兩種語言系統之間的語一變顯出很大的差別。

然而，雖然klapay和maysingaw之間的語言完全一樣，但是他們彼此之間對於族群系統本為一族方面的認同性非常不認同，既時語言相同但絕不認同彼此之間有關係的說法，所以只有尊重口述者的立場，至於從mba’ala’（新生村古稱眉原）遷離出去的mbala’註，一因中間隔著中央山脈，相距甚遠而不再往來，從日據時代以後族語受到相當大的影響，所以語言偏差的情形更甚。至於mk’s’iya’，他們原來所遍布的地區很廣，從大湖及至大安溪兩側延綿至南勢的mpasing白毛與mk’s’iya’註二水族地區，係屬mthu’系統中遍布最廣的一群。而在mk’s’iya’的地區裡面，最早從他處遷進去的族群應該是汶水一帶的mayrinax區群，然後才是早期一批由klapay群遷入，到最後才有在日本人強制遷散於大安、汶水、像鼻一帶的maysingaw群的人，以及mayskaru’的人，最後到了光復以後又有一些從南庄的鹿場居民遷入。因此目前真正的mk’s’iya’的人只剩下住在泰安鄉的大興村、大安溪的天狗、梅源、士林、竹林、三叉坑，還有居於南勢的mpasing白毛和mk’s’iya’水族等地區。 

不過，雖然這四大區群之間的語言，除了mk’s’iya’稱「好」叫rmas，以及「油」叫suyaw之外，其他都一樣稱「家」為Sali’，稱「人」為s’uli’或稱c’uli’，稱「路」為tu’iy，稱「是」為hu’的一群，但是在這一系列的語言系統裡面沒有一個類似kinhakul這樣的一個系統群稱，為了呈現一個語言系統，作者乃一泰雅人的給予別名的習俗命名為mthu’註三。

因此在mthu’語言系統裡面若一語言差別來說，應該只有mklapay、mk’s’iya’以及mba’ala’三個語言系統。

（三）mayspaziq系統：

按照原來的語言系統來說，mayspaziq系統的語言稱「家」是imuwag，路叫做raniq，稱「人」叫做coqoliq，而「是」叫做uwal，其他語群稱本語群的別稱就是這個「uwal」。

而mayspaziq系統這個名稱早在很早很早已前就已經存在，但是經過跟其他語群的人通婚而且混居在一起的時候，他們的語言很快就被其他語群所統化，其原因一來是因為本族群的發音既特別又難發音，二來如果新媳婦是來自於不同語言的地方，又若該媳婦不善於學習語言，那麼他的下一代就會以母親的語言為主要溝通語言，以作者家族為實例，作者本身係屬mayspaziq語言系統的血統，但到了祖父的年代時，因娶了maysingaw語言系統的妻子（既作者的祖母），於是從此跟著學起maysingaw的語言來，並且一直講起maysingaw的語言，但作者祖父其他兄弟都依然講自己mayspaziq的語言，作者的祖父的下一代，就是作者的父親，及其兄弟姊妹因為都娶kinhakul的人，所以通通改說kinhakul的語言，當時都已經是日治時代，我們跟mayskaru’註4的人很早就已經通婚，所以通婚以後他們的親族也遷近了本社區，形成了混居的現象，加上日本人將一些mayskaru’ 的人強制遷居至本群的地盤之中，使得kinhakul的人數超過本群的人數，語言當然會受到很大的影響，連maycyubus（南庄鹿場一帶）也遭到相同的命運，整個maycyubus的語言也全然被統化，而五峰五指山後的十八兒地區也受到了klapay語言的統化，只有泰安鄉汶水的mayrinax註5一帶人數比較多，不過他們也幾乎要被當地的mk’s’iya’語言所感染，還好，也許因為日本學者常常到那裡作語料調查的關係，他們那裡對mayspaziq語言保存得還算完整，也正因為如此，學者只知道至今使用這種的語言只有汶水地區而已，就以為那是他們自己的語言，所以才會命名為「汶水語言」。

按照系統來說，原本屬於mayspaziq語言群的地方，是遍佈整個mayr’uzyan（桃山村）以及maycyubus（鹿場一帶的石壁以內）之地區，以及mayrinax（汶水地區），此外還有完全被mk’s’iya’語言統化的me’ho’（既來自mksb’i’的埋伏坪《今之雙崎》）地區都應該屬於mayspaziq語言群之系統。

（四）skikun（四季）系統：

至於skikun（四季）語應與sqawyaw（環山）slamaw(佳陽)等地有所關連， sqawyaw（環山）與slamaw(佳陽)對「家」的稱呼是muyaw，而skikun（四季）是叫muyax，sqawyaw（環山）與slamaw(佳陽)對「路」是叫riniq，而skikun（四季）是叫ryaniq，sqawyaw（環山）與slamaw(佳陽)對「是」叫做uw’跟uxu’， 而skikun（四季）的「是」叫uya，這些語群從語言的運用上面來看，大致上並沒有太大的差別，所以應該是屬於同一個系統的語言。

然而他們這些語群和mayspaziq（麥斯巴基克語言）似乎也有某種程度上之相同之處，如「家」的imuwag跟muyaw，「路」的raniq跟riyaniq或riniq，「從前」的sunga’跟singa’，「是」的uwal跟uxu’或uya等詞彙上的幾近相似，當然可舉例之語彙不繁其多，只是簡單例舉一兩個單字而已，因此，作者認為他們彼此之間應該在很早已前，盡可能係屬同一個語言系統的語群。而且他們分離的時間也可能還不算太久，至少他們之間的語言差異不像kinhakul跟mthu’之間的差異那麼大。

然而此一系統因大力推舉其所不屬其他語群之舉證，終於在去年的母語認證的考試當中，此一語系也被獨豎一支的分別認證。

（五）plngawan （萬大）系統

這一個系統係屬最獨特的一個語言，他們所使用的語言有些偏向mthu’的語言，但決大部份卻又跟其他語言不一樣，他們稱「家」叫做morow，稱「人」叫做ci’uli’，由於這一系統的語言只剩下萬大這一個村莊而已，所以特地獨豎一群。目前泰雅語的狀況就如上述多語言群的狀態。以上是本人時地語料田調所僅識之結果。

結論：

早期原住民為何對於學者恣意的給予族人一個族群名稱，是因為他們對於族稱的意義並沒有看得那麼嚴重，就好像政府恣意的給他們冠上漢人的姓名一樣，起初原住民根本不知道姓氏的重要性，除非等到發生了繼承方面的問題之後，才知道姓氏的重要。族群的族稱也是如此，從日治時代以來日本人給語的日本姓名還沒有造成實際的利害關係，所以族人們也只有置之不理，況且族稱的對與錯對於實際的生存問題並沒有構成現實生活的障礙，因為他們從日治時代以來，所面臨的環境問題是「我要如何生存下去」，所以在他們的生活中認為對生命的存活意識才是有意義的，至於名稱跟名次方面的問題，他們卻認為對生命沒有太大的意義，所以一直不去介意於名稱用詞方面的問題，這都因為當時原住民沒有一個讀書人，所以對族群興衰的意識沒有遠瞻的觀念，所以過去不論在任何年代，學者們如何給他們一個新的族稱與名稱方面，甚至競賽的名次他們都不在意。因此那些學術族群分類以及冠予姓名的規定都是學術界與政治的遊戲規則，至於後來的年輕人對族群的族稱會予以沿用，也都是學者後來才帶動炒熱的名稱，因為老人家並不懂，也沒有給下一代做如此的教育，所已被冠予的所有名稱或族稱也就跟著沿用下來。然而，並不是因為族人本身因環境的壓力無暇重視有關「名稱或族群」方面的問題，所以日子一久很多相關的辭彙，因為經常用不到而逐漸流失，直到近代才會沒有這方面的用語或名稱，然而，族群的族稱是要逐一的去探討，才會知道的。

筆者認為泰雅族的族群系統，應該要根據他們所使用的語言來作歸納，而不是一味的給他們分類，過去老一倍的口述中，有許多地名是現代人都不知道的，所以幾乎很難理解其所說的路線，甚至常常出現有一日行數千裡的情形，所以很難認定他們所陳述的地方，是否與其他地方有同名之處，因此已現代的方法，最能達到合乎邏輯的做法，是從語言相連的方向來作推論，但是，要知道語言發展的情形，必須從現代各地區所使用的語言作為依據，所以必須一個一個地方去採取語料，然後根據現在呈現的語言現象來作分析。

從現今泰雅地區各地所呈現的語言來說，語言的變遷乃從原本的一種而產生，當然其產生新的系列語群皆緣自遷徙所形稱。筆者認為凡是使用相同語言的地區，表示他們曾經是同一個語言群的人，也可以從語言的分部區探出彼此之間的遷徙現象，從現代語言發展狀態的成面來看，從’tayal之母族發展出來的語群有kinhakul、mthu’、mkmuyaw以及plngawan四個語群，這是第二代發展出來的系列語群，後來kinhakul語群又發展出qnazi’和mlipa’兩個系統的語言出來，mthu’也發展出klapay、mks’iya’、mba’ala之語言系統出來，也發展出mayspaziq、sqawyaw、sikikun之語言系統，這是第三代的發展狀態。我不能算出一種語言大概需要多少時間，才能形成語言的變遷，但可以確定的是，它需要透過遷徙的過程，才會造成語言變遷的現象，後來kinhakul語群的qnazi’和mlipa’兩個系統的語言也跟原來的kinhakul發源地的語言也有了語調上的不同。而mthu’ 語群的mks’iya’又發展出東s’iya’跟西s’iya’兩種語言出來，但是從他們之間的差異程度來看，其變遷的時間不會太長。而klapay 與maysingaw之間語言還看不初期差異的現象，只是他們之間對於族群系統的認定，卻很強烈表示他們不是同一個系統。而同樣是mthu’ 語群的mba’ala也因遷徙分離的關係分成現在的mba’ala’和宜蘭縣南澳鄉的mapihaw碧候與buta’武塔三個地區。可錫的是mapihaw碧候與buta’武塔因為受到日本教育的影響，他們幾乎把母語日語參半使用，可以說很難用離情來說明，正因如此筆者放棄在那裡採集的動作。唯一可以追朔的是他們的老人家還承認自己是mbala’的一支，而太魯閣群之所以稱呼他們為「mgala’」，是因為語言不同才會發生語誤，故而稱他們為「mgala’」也是必然之情形。

至於plngawan則因遷徙的領域受到勢力的影響，歷經統化及四週族群威脅的環境下，仍然能保存自己的語言文化沒有消失，已經算是最幸運的一群，至今仍維持一兩個小村落，就是現在的「萬大」和「奧萬大」兩個村落。以上是筆者根據最近語言系統的調查所完成的報告。

本人以三十多年的探索研究自己泰雅族人的文化與語言，自認唯讀蒙祖先的恩澤，給我有理解深奧的文化意涵，也蒙天上的真神給予豐盛的智慧，刺激我對祖先傳下來的生活智慧有極大的耐心與興趣，才可以完成這麼浩大的工作，然而，個人的能力有限，或許尙有些許的遺漏或誤差，若有如此之錯，只因人手不足之故，還得請讀者多多給予指教，本人本著個人的精神與愚志，想以拋磚引玉之心，讓後輩之精英能繼續研究，以彌補本人能力之不足。以上是黑帶巴彥漢名「曾作振」僅識。

泰雅語群的發展表
	 語群   
	系列語群
	     系 統
	分  布  地    區

	kinhakul
	mqnazi’
	 qnazi’ maykhulan
	紅香、瑞岩

	
	
	qnazi’ sinbahan
	新竹控溪全地，如：鎮西堡、新光、泰崗、秀巒、田埔、養老、錦路；

新竹五峰鄉的雲山、石鹿；那羅、道下。

苗栗縣的鹿場、天狗、靖安；桃園縣復興鄉的澤仁、長興。

宜蘭縣南澳鄉的東澳、南澳、金洋。

	
	mlipa’
	 mlipa’ maykhulan
	力行、發祥、慈峰

	
	
	mlipa’ sinbahan
	遍布桃園縣復興鄉台被烏來。

宜蘭縣大同鄉南山、英勢、松羅。

	
	
	mrqwang-maykhulan
	馬力觀 翠峰

	
	
	mrqwang- sinbahan
	新竹縣前山地區的新樂、水田、煤源、嘉樂、尖石、比鄰、天打那、義興。

新竹縣後山地區的司馬庫斯、玉峰、宇老、李埔、馬美、台耀、馬武督。

桃園復興鄉的三民、角板山、小烏來、羅浮、高波、大灣、高義、比亞外、色霧鬧、蘇樂、爺亨、光華、復華、巴陵。

台北的烏來、福山。

	Mthu’
	mklapay
	 mklapay
	新竹縣五峰鄉的和平、竹林、花園、中興、民都有。尖石鄉的梅花、馬胎、嘉樂。

	
	
	 maysingaw
	新竹縣五峰鄉的茅圃。苗栗縣泰安鄉的大安、梅園、象鼻、靖安。

	
	mks’iya’
	mks’iya’ maytaycyuw
	台中縣和平鄉的南勢、三叉坑、雙崎、達觀、烏石坑。

	
	
	mks’iya’ tay’ang
	苗栗縣泰安鄉的士林、象鼻、永安、大興、龍山。

	
	mba’ala’
	 mba’ala’
	 南投縣仁愛鄉的新生。

	
	
	 mbala’
	 宜蘭縣南澳鄉的碧候、武塔。

	mkmuyaw
	mayspaziq

（mt’uwal）
	 mayr’uzyan
	 新竹縣五峰鄉的桃山村。

	
	
	 maycyubus
	 苗栗縣南裝箱的鹿場、鹿胡。

	
	
	 mayrinax
	 苗栗縣泰安鄉的汶水。

	
	sqawyaw
	 sqawyaw
	 台中縣和平鄉的環山、松茂。

	
	sikikun
	 sikikun
	 宜蘭縣大同鄉四季。

	
	
	 banun
	 宜蘭縣大同鄉樂水。

	plngawan
	 plngawan
	 南投縣仁愛鄉親愛、奧萬大。


說明：表格中所謂的qnazi’ maykhulan / qnazi’ sinbahan跟mlipa’ maykhulan / 

mlipa’ sinbahan還有mrqwang-maykhulan / mrqwang- sinbahan的差別。

其maykhulan是只發源地的意思。而sinbahan是只遷徙出來以後形成獨立族群的意思。換句話說maykhulan是早期的地方的意思，sinbahan是後來形成的意思。
參考書目

1.台灣蕃人風俗誌  1991年2月出版  玲木直著

2.高沙族調查書第五篇  中央研究院民族所

3.翻族習慣調查保告書  大正元年12月出版  小島由道著

4.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書

5.第一部翻族慣席調查報告書太么族  大正7年12月出版  佐山融吉

6.探險台灣（鳥居龍藏的台灣人類學之旅） 鳥居龍藏著  楊南郡譯著

1996年8月初版

7.台灣踏查日記（上、下）伊能加矩著  楊南郡譯著

8.泰雅語典  新竹州督察文庫發行

9.蕃語研究  蕃語研究會  安陪明義著

10.泰雅族的文化  民國七十三年三月  廖守臣著

11.台灣使  民國六十六年四月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發行

12.台灣的原住民族  民國八十一年十月  宮本延人著 魏桂邦譯 星辰出版社

13.泰雅語參考語法 黃美金著

口述者名錄

1.bawnay-piling民前27年生新竹縣五峰鄉mqnazi群

2.Amuy-baysu民前27年生新竹縣五峰鄉maisingaw群
3.kagi-bawnay民前6年生新竹縣五峰鄉maispaziq群
4.Yukih-bawnay民前3年生新竹縣五峰鄉maispaziq群
5.Utaw-nawi民前9年生新竹縣五峰鄉mqnazi群
6.Payan-bawnay民前7年生新竹縣五峰鄉mqnazi群
7Piling-baisu民前10年生新竹縣五峰鄉mqnazi群
8.Batu-nawkan桃園縣復興鄉三民村sbtunux群
9.Yumin-bagah桃園縣復興鄉奎輝村sbtunux群
10.bBatu-nawmin桃園縣復興鄉奎輝村sbtunux群
11.Baihuy-nabu桃園縣復興鄉三光村Gawgan群
12.Hayung-nabu桃園縣復興鄉三光村Gawgan群
13.Taya-hakawvup 新竹縣尖石鄉佳樂村Gawgan群
14.Yutas-Payas新竹縣尖石鄉佳樂村kalapay群
15.Ciwas-nabu宜蘭縣大同鄉英勢村minibu群
16. Yutas-Yukan宜蘭縣南澳鄉碧候村mbala群

17. Yutas-wilang宜蘭縣南澳鄉碧候村mbala群

18.wtahuy「賴光明」苗栗縣東河人mqnazi群

19.Sabwro苗栗縣鹿場人maispaziq群
20.Umaw-buta新竹縣五峰鄉maispaziq群

21.Taru-hayung新竹縣五峰鄉maibalay群
22.Yumin-maray新竹縣五峰鄉maibalay群
23.ba’ay「湯清發」苗栗縣泰安鄉錦水村Mayrinax群
24.Yukan-siat「湯福義」台中縣和平鄉博愛村mqnazi群
25.hayung「張正全」苗栗縣泰安鄉象鼻村maisingaw群

26.watan「乃明東」民國35年生南投縣仁愛鄉親愛村plngawan語群

27.buyang「張有文」民國37年生台中縣和平鄉松茂sqawyaw語群

28.basi’「黃德松」民國27年生台中縣和平鄉達觀mks’iya’語群

29.kagi’「簡雲生」苗栗縣泰安鄉大興mks’iya’語群

30.baysu’-nawkih苗栗縣泰安鄉靖安mt’uwal語群

31.tawki’-nabu’「張復鳴」民國九年生新竹縣五峰鄉桃山村mqnazi’語群

32.turay-buyung馮展乾民國26年生苗栗縣泰安鄉靖安mt’uwal語群

33.kawban-nawkih「李月美」民國28年生苗栗縣泰安鄉靖安mt’uwal語群

34.boki’-torih林木桂民國28年生台中縣和平鄉達觀mks’iya’語群

35.yawi’-batu’「陳明輝」民國27年生台中縣和平鄉佳陽slamaw群

36.pasang-watan「劉仁德」民國19年生台中縣和平鄉佳陽slamaw群
註1 根據本人於62年的田調訪問南奧鄉碧候一位老者口述表示他們原是從pinsbkan的mbala’千過來的，但是這附近的人卻叫他們mgala’，我們之所以又稱為mapihaw，是因為我們有一位受尊敬的智者，死在以前住的地方（古時曾住在四季西南方的「比亞耗」），從那時我們又稱為mapihaw，直到今日仍然以mapihaw自稱。而mgala’反而是太魯閣群對我們的稱呼了。


註2 過去文獻上都稱該地為mksiya’經本人查訪後，其水族之名與地方特徵不相符合，反而他們的語言跟大安溪的mk’s’iya’完全相同，又有達觀居民係屬從sawlay稍來（即mpasing白毛）千過來的。所以本人覺得是早期調查紀錄的人在拼音的運用上產生差錯，勿將mk’s’iya’寫成mksiya造成發音上的誤差。


註3 mthu’ 的別稱，彷自古時候nk’s’iya’地區還有klapay地區都稱呼mayspaziq語系的人叫做mt’uwal，緣起為泰雅族在平常談話的時候，都有一個禮貌性回應的用語，那就是「是！是！哦！哦！」的語態用語，表示有助益聽對方說的話語，這是談話中一個最基本的禮貌，他們稱呼mayspaziq的含意是指專門講uwal ! uwal ! 的那一群人的意思。所以mthu’的命定也是一股蓋泰雅族常用的法則如法炮製而已。


註4 mayskaru’是指住在skaru’的居民的意思，他們是來自秀巒一帶的人，他們是屬於kinhakul的qnazi’語言系統的人。


註5 mayrinax係屬mayspaziq語言系統之中的一個區域族群，甚至五峰的十八兒群也是從rinax遷居過去的，至於十八兒一詞係於清朝時代才因取自spazi’音譯翻譯過來的字，事實上spazi’的名稱是他們仍將母族的名稱（mayspaziq）一直沿用而來，並非如傳說中的十八個孩子之典故，那是訛傳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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